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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城的奮鬥

如是觀史

文／余遠炫

力抗家暴的李清照

 二○一五年初春，我造訪芝加哥，微

微寒意籠罩著芝加哥。Chou帶我到市區

走了一圈，印象深刻的是，市區道路被分

成了上下二層，在下層道路行走，彷彿走

在被整個「城市」覆蓋的隧道裡。就好像

《蝙蝠俠》系列電影的場景，蝙蝠俠開著

蝙蝠車，一會兒在地底穿梭，一會兒又跑

到地面上追逐。而你知道嗎？《蝙蝠俠》

電影的「高譚市」，其實就是以芝加哥為

原型來發想的。

Chou在一九八四年來到芝加哥。他在

美國的博士學位是主修平版印刷研究，畢

業時獲得當時全球最大印報機製造公司高

斯國際聘請，加入其研發團隊，該公司的

總部在芝加哥，他便在芝加哥落地生根，

一待就是數十載，再沒想過離開。

「我這個人是隨遇而安的，到哪都可以

謀生。」Chou笑道。

問他喜歡芝加哥嗎？Chou說，芝加哥

緊依著密西根湖畔，生活機能相當完善，

極適合人居。然而讓人驚豔的地方是，湖

邊周圍並不是豪宅等住商大樓，芝加哥市

政府精心規畫，將其作為公園綠地使用，

居民與大自然的關係，又更親近了些。除

了公園，博物館，運動場都圍繞在湖濱。

假日悠閒的時候，常有音樂會在公園的露

天音樂廳舉行，座位區要收門票費用，草

坪區不用。一家人徜徉在草皮上，聆聽動

人樂章，度過美好周末。

此外，芝加哥四季分明，春天到了，花

草萌芽開花，綠葉滿樹，充滿生機；到了

秋天，樹葉轉紅變黃，接著葉落；冬天，

則白雪掛枯枝。

「讓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輪迴，有起

有落，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Chou說

這些都是讓他愛上芝加哥的地方。

「美中不足的地方是，芝加哥和許多

大都市一樣，交通比較擁擠。」Chou平

日上下班都是搭乘地鐵通勤，假日時開車

。芝加哥市中心停車費用較昂貴，一小時

二十元美金起算，不過郊區購物中心的停

車場不收費。芝加哥冬天嚴寒風強，大部

分時間躲在室內，上下班走在路上寒風灌

進衣領的滋味，苦不堪言。

也因為冬天的氣溫非常低，且常常下雪

，雪降下來推積在地面，往往要到來春才

會化掉。在芝加哥防備雪災，有點類似台

灣的防颱。日常應變措施要事先規畫，器

具先準備好。

「有一年芝加哥雪下得特別大，行人只

剩一條小徑可以通行，旁邊堆疊的雪厚到

芝加哥 四季分明的精采城
文／羅智強 看不見人影，放眼望去都是一片白茫茫，

若不是親眼所見，真的一點都不誇張。該

年因為市府防災工作效率不佳，那年選舉

市長就落選下台了。」Chou說。

問起Chou在芝加哥的奮鬥人生裡，有

沒有什麼挫折的事，他說他這人性格不鑽

牛角尖，很多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

「有些人對事情太執著，會陷入死胡同

裡鑽不出來，這樣其實並不好。」Chou

很滿意他服務的高斯國際公司。公司有

一百多年歷史，當時有一個堅強的研發團

隊，在印刷技術上領先群倫，無畏德國和

日本公司的競爭。

「我服務期間曾發表二十篇學術論文，

也獲得六項美國專利，在美國印刷科技學

會擔任理事多年，與台灣的印刷界互動良

好，在印刷界爭得一席之地。」這些都是

Chou在芝加哥工作生涯裡的美好回憶。

可惜高斯公司的好景未能一直持續，「

無奈在九○年代末期到二十一世紀初期，

短短幾年內公司兩度破產，關閉研發與工

程部門，輾轉求售，如今成為上海電氣集

團的子公司。」Chou說每次他想起這段

歷史，都唏噓不已。

對於有興趣來芝加哥發展的台灣朋友，

Chou則說，芝加哥是美國第三大城市。

金融業雖然不如紐約，但在全美仍有一席

之地。機械製造業也相當發達，摩托羅拉

、國際收割機械公司，都是發源於芝加哥

的。美國最大的唐納利印刷公司，也發源

於芝加哥。期貨市場最大的也在芝加哥。

年輕人想創業，或是找工作，芝加哥都

是不錯的選擇。

Chou又說，芝加哥，四周農地很寬廣

，有時開車經過農地，一開半小時都看不

到住家。放眼望去，舉目盡是無邊無際的

黃豆田與玉米田，粗放機械化的美國農業

，跟台灣精緻小農產業相去甚遠。

「只要能夠吃苦耐勞，肯學習新知識

的人，都能夠在芝加哥得到良好發展。」

Chou樂觀地做了結論。

如果我們能以
大眾利益為前提，
置個人得失於度外，
則工作上也必能
有所成就。

愛閱人間

盪鞦韆
 文／阡陌

佛法真義

文／星雲大師

海青長衫

在中國社會，只要見你穿著海青或長衫

，一般人士就會認為這是出家人。其實，

海青、長衫又稱為「漢服」，它代表著中

華文化，你不看現在唱京劇、演古裝劇的

演員一出現，都穿著海青或長衫樣式的服

飾嗎？可見這是中國人穿著的服裝。

現今時代在變遷，大家的穿著也都改變

了，清末民國初，西風東漸，大家開始追

求新潮，從中山裝、洋裝，再到西裝，不

斷演變求新，至今更是五花八門，複雜得

已難以想像了，把過去老祖宗留給我們的

傳承放棄了；只有出家人仍然保持傳統，

對於中華文化堅持不變，至今還是穿著海

青、長衫。

海青又稱「大袍」，是屬於寬袍大袖的

唐裝，其身腰、下擺、袖口寬闊，穿起來

很自在，是僧信二眾禮佛時所穿的衣服，

所謂「兩袖清風」，瀟灑、自在，如同大

海一樣深廣包容，又像波浪一樣飄然無礙

；唐廟李白曾形容「翩翩舞廣袖，似鳥海

東來。」

海青一詞，取意於：海，因海洋浩瀚深

廣，能含容萬物，自在無礙；青，因其色

澤青出於藍，有鼓勵策進修行人，不同凡

俗，代代更勝之意。

長衫又稱「長褂」，是出家人的常服，

仿唐裝，領口斜部加以割截、縫綴，以表

徵福田、百衲之意，有別於海青的袖口寬

大，長衫的袖口比較窄，只有出家僧眾可

穿。

此外，縫於長衫及海青右脅下的帶子，

長約一尺長，其作用在於提醒行者走路要

從容、穩健，不可搖擺身體，乃至大步奔

跑，而使脅下的帶子左右晃動，因此穩帶

有訓練行儀的功用。因此，現在穿西裝革

履的人士，想要恢復中華文化的傳統，對

古老的漢服要有一個新的認識。

所以，社會人士見到佛教徒到寺院來參

加法會或者八關齋戒、受五戒等，穿著海

青，也不必覺得什麼古怪、新奇，因為這

還是我們歷史悠久的文化。古代流傳下來

的服裝，是文化的傳統，不是異類，不是

奇裝異服。現在的先生女士們，對這一點

常識，應該要有所了解。

寺院能保留千年文化，我們應感念佛教

對中華文化的保護。除了衣著以外，像寺

院建築，好比宮殿式的建築，格局布置，

重重疊疊，層層進進，幾門幾間……，在

在都是中華文化的呈現；雖說，佛教也應

因社會的改變、人心的需要，慢慢的成為

大樓式的建築，卻不改佛教與中華文化結

合的弘揚發展。因此，文化可以不斷的更

新，但我們不能忘記過去優良的文化；當

我們在接受現代文明的同時，也要把現代

和傳統做一個調和。

李清照是宋朝著名的女詞人，她是當代

的名女人，十八歲就嫁給第一任丈夫趙明

誠，夫唱婦隨過著相當恩愛的日子。

趙明誠是個大收藏家，收藏許多珍貴的

字畫古董等物品，他還醉心於金石方面的

研究，寫了一本《金石錄》，但《金石錄

》還沒完成，北方的金人竟發動戰爭，趙

明誠帶著李清照與大批的珍藏，隨著朝廷

逃難。趙明誠在逃難途中去世，結束了與

李清照近三十年的夫妻生涯，留下十五車

的收藏與未完成的作品。

宋高宗趙構即位之後，高宗的御醫王繼

先，看上了趙明誠與李清照的收藏，打算

用很低的價格購買，但遭到拒絕。後來趙

明誠與李清照一路南下，收藏的物品也因

戰亂的關係有所減少。李清照索性把大部

分的收藏品寄放在她的弟弟李迒的住處，

李迒在洪洲當官，金人攻陷洪洲，大批的

珍藏也跟著化為烏有。

後來李清照帶著部分收藏在紹興租屋，

五大箱的珍藏竟然被竊盜集團偷走。她還

因此懸賞希望找回收藏，沒想到這個集團

的首領竟然就是她的房東，不但把她的收

藏變賣，還拿了幾幅字畫，找她領賞；李

清照很無奈地用大把金錢買回這些字畫。

就在這個時候，她遇到了張汝舟，自稱

是趙明誠的同學，對她噓寒問暖，無微不

至地照顧。

張汝舟對她展開熱烈的追求，李清照於

是決定再嫁。但婚後她卻發現張汝舟只是

貪圖她的收藏，但這時候她已沒有多少收

藏品了，張汝舟現出真面目，不斷的毆打

責罵她。李清照決定擺脫這段婚姻。

原來，張汝舟被御醫王繼先抓到把柄，

脅迫他想辦法接近李清照，然後將她的珍

藏品廉價賣給他。李清照也發現張汝舟虛

報軍員，私吞軍糧軍餉，於是舉發他的違

法行為。

宋朝法律，妻子告丈夫，妻子也要坐牢

兩年，但李清照寧願坐牢也要脫離張汝舟

；這件告官案，轟動整個當時社會。

不過，李清照實際上只被監禁了九天，

就被釋放出獄。至於張汝舟，則被除去官

職，流落江湖而死。

李清照雖然晚年悽慘，但奮勇對抗家暴

的換取自由之身的精神，還是令人敬佩。

5/24~31 三好快樂營

5/26周五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5/27~29
周六~一

兒童夏令營輔導員訓練營

5/27周六
環保回收日
（4：30pm~5：30pm）
禪淨共修（7：30pm ）

5/28周日
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甄試
（10：00am ）

6/1~6/30 英文西來佛教書苑

6/4周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am）

6/5~7/27 三好兒童暑期營

6/9 周五 光明燈法會（10：30 am）

西來寺近期活動

「阿嬤，還要高高！」三歲大的寶貝孫

子開心大叫。我笑著邊推鞦韆，思緒不覺

跌入當年的鞦韆情懷。

那一年，丈夫從離島軍營回來參加考試

，久別相聚首，重享新婚甜蜜。

鄉下地方沒什麼可娛樂的，有一天黃昏

，他騎摩托車載著我往山腳下奔馳而去。

來到一所國小，直衝到鞦韆邊。

「來，我們盪鞦韆！」他笑笑說。

「幹嘛跑這麼遠來，就為了盪鞦韆？」

我笑著給他一個白眼。

「到這裡，才不會被熟人認出來呀！」

他理直氣壯說。

於是，一人一架鞦韆，比賽誰盪得高，

一邊盪一邊放懷大笑，好不暢快！

黃昏的操場，空蕩蕩地，我們像兩小無

猜的童稚，盡情地盪，開懷地笑。歡快笑

聲，迴盪在山野間，擴散，擴散……

新婚一個多月便分別，他被調往離島前

線，我進入婆家，新婚的濃蜜尚未化開，

兩人便身處完全陌生的環境。綿綿相思之

情，化作密密麻麻的紙箋，在海峽間飛渡

往返。

盪呀，盪呀！高，再高！一年來的相思

苦悶，在高低來回擺盪間，化作陣陣輕煙

，飄散在茫茫薄暮中。歲月更迭，四十載

光陰忽焉溜逝。當年與丈夫盪鞦韆的甜蜜

時光，轉眼變成含飴弄孫的歡愉時刻，生

命的傳承，何等奇妙。


